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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波说当然，关键不在这些，
主要还在林琳。他是有备而来。他
打开公文包，取出一个信封递给叶
家福。信封贴有邮票，盖有邮戳，
寄往道林区政府，收信人为蔡波区
长亲收，发信人填“内详”。信封字
迹潦草，信封里有一张纸，纸上没
头没脑，只写着一行字：“姐夫对
不起，我快疯了。求你照顾小辉。”
这是林琳的信，于自杀前寄给蔡
波。小辉是她和施雄杰的儿子。

“私人信件，不公开。”蔡波声
明，“只供你参考。”

他讲了自己与林琳的那段关
系，概要简述，只说林琳从小得林
庆国夫妇宠爱，比较任性。她与堂
姐林玮一直关系很好，他跟林玮结
婚后，也很喜欢这个小妹妹。林琳
跟施雄杰谈恋爱，他从一开始就不
赞成，认为施品性不好，但是林琳没
听，最终还是嫁了施。后来两人闹离
婚，林琳带儿子离家，住到他这边来，
当时他打过施雄杰一
个耳光，是出于义愤，
没想到自己后来会失
去理智，跟林琳一起陷
了进去。两人关系原本
特殊，偷偷好上后越陷
越深，彼此都意识到风
险很大，有很强的负罪
感，觉得无法面对家
人，却难以自拔。

“特别是我，尤其
不好受。”

叶 家 福 默 不 作
声。

蔡波称自己曾一
再设法悄悄了断，不料林琳因为对施
雄杰彻底绝望，感情上陷得比他更
深，无法接受分手，因此变得非常神
经质。蔡波告诉她不想维持这种关
系，不愿继续伤害她们姐妹俩，林琳
却怀疑他是另有新欢，找借口要把她
甩了。最终诀别，分手时的情形很凄
凉很痛苦。后来林琳痛不欲生，一再
试图重新开始，他不为所动，坚决拒
绝。有一天林琳又给他打电话，一反
常态，不吵不闹，让他觉得异样。林琳
说她想通了，认命了，从此不会再烦
蔡波。她让蔡波提防施雄杰，施的手
里有些东西，跟蔡波相关，施可能会
拿它要挟蔡波。她觉得自己让大家大
祸临头，感到对不起姐夫和姐姐。几
天后她给蔡波寄来一行字，就走了。
这行字是她的最后遗言。

叶家福说：“这就全毁了。”
蔡波哽咽，眼泪忽然落了下来。
他承认自己当时几乎崩溃，竭

力在表面上显得一切如常，心里却
是非常痛惜，明白自己铸下大错，
这才发现什么是他最重要最不能放
弃的。如果事情重新再来，他想自
己会另做选择，宁可不要现有的一

切，名声地位家庭，都不算什么，
只要她活着。

“是真心话。”他说。
这些事情蔡波从未跟任何人提

起，为什么今天要跟叶家福谈？他
说自己在心里饱尝折磨，把它说出
来会感觉好受些。他愿意用这种方
式对叶家福表达自己的痛疚，希望
得到他的理解。叶家福不予呼应。
他说：“扯远了。”

于是还谈手头。蔡波说，如果
叶家福认为需要把所有事都如实写
上，他可以照办。

叶 家 福 一 声 不 吭 ， 末 了 说 ：
“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回避什么
就回避，我不管。只要符合赵书记
的要求。”

他感叹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
赵荣昌交办这个任务，让他找蔡波
真是用心良苦。大领导有大气，看
人看事大处着眼，他自叹不如。有
些事赵荣昌能够容忍，他叶家福生

性狭隘，感情上确实
无 法 容 忍 ， 不 能 接
受。推蔡波上去，事
关赵荣昌心目中的大
局，他清楚自己必须
坚决照办，不能听任
自己好恶。但是他也
要跟蔡波说清楚，今
后各自随心所欲，蔡
波要是如愿以偿，终
于一跳而上，工作有
关，他会服从领导，
做好交办的事，场面
上绝对放心，私下里
就不要再计较什么老

同学老交情了，就当没那些。他不
会跟蔡波过不去，蔡波也不必跟他
套近乎，大家彼此清楚，公事公办。

蔡波不再多话。他转问章春
木，说公事公办，也可以谈一谈
吧？

叶家福告诉蔡波，章春木确实
是跑了，情况比较异常。警察在排
查中得知小包工头章春木与施雄杰
因住宅装修曾有纠纷，决定接触一
下本人，一找才发现人已经忽然消
失不见，人间蒸发。于是嫌疑大
增：没事干嘛要跑？难道作案的就
是他？这人跑得很蹊跷。施雄杰被
打后住在医院里，警察来来去去了
解案情，章春木悠然自得在他居所
小区里外活动，没有显出任何异
常。警察刚打算找他，他就突然消
失，像是听到了什么风声。章春木
失踪后，办案人员查到其手机通话
记录，在一个可疑时段里，一个怀
疑为通风报信的电话竟然发自医院
施雄杰的病房。如果打施挑脚筋是
章春木的报复行为，施本
人心中应当会有点数，怎
么可能去为章通风报信呢？ 47

柳德承一来，这父女俩的小摊儿
可就红火起来了。摊上高悬起一块蓝
底白字的招子：“千里香”。招子底下，
人们争尝这细如丝、白如玉、惹得人
口水横流的千里香面条。姑娘忙得又
是担水，又是烧火。她冲爹抱怨说：

“不是让他当伙计吗？哼，现在不知道
是谁给谁当伙计了！”

当爹的忙着点钱，女儿的话只当
没听见；柳德承心里却不是个滋味儿。

闲着的时候，也聊聊天，大都是
当爹的和柳德承聊，姑娘却是尽找茬
和柳德承抬杠。比方，柳德承一说到
祝三小姐，姑娘就说：“既然祝三小姐
那么好，那你怎么不让她给你洗衣
裳？”

“祝三小姐自个儿的衣裳都不让
佣人洗，我还能让她给我洗？”柳德承
争辩道。

“我不信。”姑娘说，“哪儿有阔老
板自己洗衣裳的！连她手下一个不大
点儿的厨子都让别人给洗呢。”

柳德承被弄了个
大红脸，姑娘高兴得乐
出了声。有一天，趁着
没人，姑娘捅捅柳德承
问：“喂，你懂礼吗？”问
得柳德承丈二和尚，摸
不着头脑。说实话，他
现在都有点儿怵这个
老和他抬杠的姑娘了。
姑娘又问：“人家给你
洗衣裳，你就不报答？”

柳德承觉着怪，
这父女俩救了自己的
命，并没有说一句要报
答的话。怎么洗衣裳倒
要 报 答 了 呢 ？就 问 ：

“那，我怎么报答呢？”
“教我做千里香呀！”姑娘眼里闪

着光。
柳德承一想，人家救过自个儿的

命，再说自个儿早晚要回北平，不如
就把做千里香的本事教给她。

姑娘心灵手巧，没多少时候就学
会做千里香了。

有一天晚上，当爹的不在，只有
柳德承和姑娘在收摊儿。忽然，姑娘
停下了手里的活儿，呆呆地看天上的
月亮。柳德承问她，你怎么不干活了？

姑娘笑笑，问他：“除了做饭，你
还知道什么？”

柳德承觉着姑娘在损他，爱答不
理地说：“咱就是个厨子，还用知道什
么？”

“那你说，月儿美不美？”
“美，美。”柳德承随口应着。
“还知道美！”姑娘瞥了他一眼，

好像在损他，可是自个儿的脸上却飞
上了一层羞涩，就是在淡淡的月光下
也能看清，她轻轻地说：“知道吗？我
小名就叫‘月儿’。”

柳德承不明白姑娘干吗要告诉

他自个儿的小名儿。
“你非要回北平吗？”月儿问。
“家里还有我爹和我娘呢。”
“光有爹娘就行了？”月儿低着头

问。
“那，还得有谁？”柳德承一时没

转过弯儿来。
“真笨！”姑娘嗔骂了一句。要不

是这会儿爹来了，月儿好像还要说什
么。

第二天夜里，月儿的爹把柳德承
叫到家里去，温了一壶酒，摆上两盘小
菜，和柳德承说开了心里话：“我命不
好，老伴死得早，两个儿子都远在他乡，
只有一个女儿守在身边。我教女无方，
对她一向娇生惯养，你来之后，月儿虽
然嘴上总是和你为难，可她心里对你却
很佩服。她什么地方得罪了你，看在我
的面上，还请多多担待。”

月儿的爹还说，他本来在一家饭
庄当账房先生，后来到上海附近的一
个小镇上开饭馆。饭馆虽不大，但总

想创出一番气象。对祝
三小姐和她的祝家菜，
他们早有所闻。后来，
日本人攻打上海，小饭
馆毁了。为了躲避战
乱，父女俩才到这地方
来。“当初我们把你从
河里救起时，你已然昏
死过去，只是手里还紧
紧捏着一个油布包。开
始，我和月儿以为是什
么宝贝，打开一看，才
知是《祝家菜谱》。这才
知道你是豪妮梦的人，
不 然 怎 么 会 有 这 东
西？”

月儿的爹又说：“当初月儿想拜你
为师，跟你学祝家菜，我把她拦住了。学
做千里香，也是她自己做的主，没跟我
商量过，不然，我也不会答应。”

“那为什么？”柳德承不明白了。
“当厨子的，就靠手艺吃饭。不愿

意轻易把本事传人。你是个知恩图报
的人，因为我们救过你一命，月儿要
是求你，你不好不答应。这不就是强
人所难了吗？”月儿的爹抿了一口酒，

“现在还有一件事，也是看你愿意不
愿意。这事是月儿求我对你说的，本
来当爹的不该亲口来提这事，不过，
我是爱女心切，也就管不了这么多
了。你无论愿意不愿意，不要笑话才
好……”

说到这儿，月儿爹的声音有些
哽，可脸上又挂着笑，不知是高兴还
是难受。

柳德承的心怦怦直跳，他觉出来
了，月儿爹是不是要和他说那事？说
实在的，自打离开了豪妮梦，他就觉
着自己好像丢了什么，一切都
没着没落的。哪有心思想那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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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连 载载

边东子 著

别人不说，我就差点做出这样的
傻事儿。

去年夏天，我认识了一个少妇。
她看上去30多岁，一米七零以上的个
头，白皙的脸庞上一有笑容便露出两
排洁白整齐的牙齿，一双大眼睛眨动
着智慧的光芒，突出的胸脯让人浮想
联翩……听她说话，如听邓丽君的歌
曲一般。

如此这般的美女，怎不让意志薄
弱的我心动呢？为了博得她的青睐，
我一方面对她大献殷勤；一方面对她
格外“关心”。一来二去，我们很快成
了无话不谈的熟人。闲聊中，我不但
得知她和我是同一所学校毕业，还知
道她和我一样也十分爱好文学写作，
令我惊讶的是她经常有大作在省内外
刊物上横空出世，天呐！美女加知音，
谁会不珍惜这样的缘分啊！当我又得
知她和儿子在这个城市生活，能干的
丈夫在外地做生意，十天半月不回一
次家时，我便对她油然滋生了一种说
不清道不明的情愫，这种情愫迅速在
我蠢蠢欲动的心坎上生根发芽。

我了解了她的这些基本情况后，
心想：自己孤身一人在这个城市打拼，
早就想找个红颜知己与自己共度无聊

的时光，如今，眼前的她与自己是多么
志同道合啊！一样的爱好、一样的追
求、一样的处境，这么多的一样之处难
道都是纯属巧合吗？不，这一定是上
帝的旨意。那时候，我早已把我们都
结婚成家的现实抛到了脑后，我固执
地认为，上帝让我们在茫茫人海里相
遇，一定有上帝的安排。

为迅速掀起对她的“关爱”攻势，
哪怕是深夜，我也会无所顾忌地给她
发暧昧的短信息，有时候嫌发信息不
过瘾，就煲电话粥，一聊就是个把小
时，从读的什么书到写的什么文章，从
这家报社到那家刊物，从各自的爱人
到各自的孩子……有时，我们还聊到
了夫妻生活中各自的隐私，她说她的
丈夫整天忙着生意上的事儿，根本不
懂文学为何物；我说我的老婆整天家
长里短唠唠叨叨，根本不知道什么是

生活。聊着聊着，我们不自觉地便迸
发出了爱的火花。

光靠煲电话粥自然表达不了双方
饥渴的情感。有时，我们还相约出去
吃饭、K歌、喝咖啡……当然，有意无意
地拉拉手，或者象征性地拥抱一下，也
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这时候，如果我
能理智地想想自己的爱人和孩子以及

曾经幸福地组建的家庭，把感情严格
控制在这个层面上，也许我们还能做
好朋友。但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
我们连朋友也没有做成。

那是今年春节前的一天中午，她
家的水管突然坏了，她打电话让我帮
忙修理一下。我接到电话后连忙放下
手头的活儿，第一时间赶到了她家。
我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三下五除二很
快就整修好了。就在我准备回去的时
候，她挽留我在她家吃饭，我推辞不过

就留了下来。看她一个人择菜、洗菜，
我一个大男人不好意思坐在一旁傻
等，于是，我自作多情地要求掌勺。饭
菜做好端上桌时，她从柜子里拿出一
瓶红酒，说是陪我喝两口，实际上是我
俩二一添作五，这当儿，我俩有说有
笑，宛如一对儿小夫妻。不胜酒力的
我很快就喝得头重脚轻，醉眼迷离间，
我看出她的脸上也飞出了片片红晕。
不知道是借着酒劲，也不知道是酒壮
色胆，我起身一把把她拽入怀中。她
见我对她欲行不轨，愤怒地挣扎着逃
出了我的怀抱。顿时，狼狈的我不知
所措，感觉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灰溜溜
地离开了她家。

第二天，我给她打电话，说自己昨
天中午喝多了，请求她原谅我一时糊
涂酒后无德。见她在电话那端久久不吭
声，我又可怜兮兮地说：“我之所以对你冲
动，是因为我爱你太深。”听我这么一说，她
情绪激动地回应道：“什么爱得太深？
爱自己的老婆合情、合理、合法；爱别
人的老婆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别
人的老婆不能爱！”我挂掉电话的那一
刻，额头上大滴大滴的汗珠顺着脸颊
流下来。如此简单明了的道理，经她
这么一说，我幡然醒悟了。

别人的老婆不能爱别人的老婆不能爱
赵树利

作为晚报家庭版的编辑，我常常
被一些温暖的家庭故事所感动。和作
者交流多了，知道他们写稿和发稿的
不易，也因此，对于一些轻易窃取别人
劳动成果的文偷，便很是格外留意。

一天，一个熟识的写手又发过来
一篇文稿，语言和要求都很符合版面
的要求，而且情感铺垫得极其到位，我
决定采用。可是在我核对地址时，发
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个作者明明
是广东东莞的，可这个地址却是湖南
澧县。叙事风格明明是她的啊，莫非
是文偷的作为？心里怀着诸多疑虑，
我打算弄清楚。

电话里，她却笑着告诉我：“那个
稿件，是我写的，文后留的地址，是我
妈现在住的农村老家。”她说，她父亲
过世后，想接她妈妈进城一起生活，可
妈妈怕给她增添负担，宁愿守着一栋
老房子，一个人孤单地过到现在。偶
尔，她也回去一两次，硬塞给她钱，妈
妈说有钱用，推脱不要。

后来，她就想了这个办法。告诉
妈妈说，东莞这个地方收取汇款单很
不方便，常常要排几个小时的队伍才
能取到钱，她说妈您那儿方便，我的旧
身份证和户口本原本都放您那，再说
姨姨又是邮电局的，就是笔名也可以
收到，您就帮我收收。

看她说得那么难，再说女儿的成
绩一直是妈妈的骄傲，她妈妈便毫不

犹豫地答应了。
她又担心妈妈攒着钱以后还给

她，便将少部分地址写了妈妈的。钱
不多，有时候一个月才两三百块，但妈
妈每次收到钱都很高兴，她会在电话
里絮絮叨叨地给她念是哪个报纸寄来
的，寄了多少，她很乐意地听着，然后
告诉妈妈，那么点钱，你就自己用吧。因为
钱实在是不多，妈妈也就不再推脱了。

听到此，我才恍然大悟，难得她这
么一片孝心，我能想象她的妈妈，每每
收到女儿的稿费单时，内心里涌动的
是怎么的激动和满足。

我们大多数子女，都是为了自己
的事业远在天涯，能和父母朝朝暮暮
相处的，毕竟少数。而这位文友，离妈
妈那么远，却为了妈妈能高兴点，为了
妈妈能有钱想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心
想缜密，考虑得那么周到，暖暖的，我
的感动又涌上心头。

我也想起我的妈妈，一年到头，我
才回去一趟，给她点钱，她总冲我嚷
嚷，我够用，我要你的钱干吗？可妈毕
竟老了，在农村靠卖菜维持生计，她能
有多少钱？

我也决定，把我为数不多的作品
地址，均一半给我的妈妈，即使我不在
他们身边，那么寄给妈妈的稿费单，会
告诉她，我爱她。

本版插图 涛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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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经常会带回一
些口算试卷。每次，我拿着手表在那看他
做，他都能在最快的时间内做出来，而且
从来没有做错过。

这天，儿子的同学小涛上我家来玩。
儿子去洗澡的时候，小涛对我说：“阿姨，
我有件事情告诉你，我说了，你得保密！”

“涛涛你有什么事情就说吧。”我笑着
对他说。

“是这样的，前些日子学校举行口算
比赛，我们二年级一共四个班，大家搬出
凳子在操场统一比赛。你们家小宇是全
校第一个做出来的，而且全对，李校长的
孙子李垒是第二个做出来的，还错了三
道。那天，马老师把小宇叫去了，让他把
领奖的机会让给李垒。小宇就答应了。
他让我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你的。”小涛
说。

听到这话，我感觉很生气，学校是教
育人的地方，老师怎么能公然把不平等放
在孩子的身上呢？这件事情，我在心里憋
屈了好几天，有几次都到了学校的门口，
想冲进去跟他们老师讨个公道，可都被理

智控制住了，怕将来老师给孩子小鞋穿。
终于在一次学校开的家长会上，我的

愤怒爆发了。我从家长中间站了出来，把
这件事情当众说了出来，并要他们这位马
老师给我一个说法。他们老师没有说话，
却岔开了话题。

我希望孩子们能生活在一个平等的
环境中，所以过了一个阶段之后，我就重
新为孩子选择了一所学校。

我们的朋友X多年前到深圳
去了，去年X回来我们十分高兴，
问他在深圳干什么，X 笑着说：

“能干啥，打工呗。”
朋友们难得见上一面，为了

给 X 洗尘，朋友 A 首先做东请大
家在青山湖酒楼聚一聚，A 特地
要了几瓶家乡的“劲”牌酒。十分
扫兴的是 X 竟然还是不会喝酒。

“对不起，我滴酒不沾，谢谢朋友
们哪。”X十分真诚地说。大家还
是不相信，现在哪有男子汉不喝
酒的呢？

X 说：“我这个人先天不足，
沾酒就过敏，老朋友盛情难却，我
还是以茶代酒吧。”说着他就向服
务员要了一杯绿茶。

我问 X：“你出去这么多年，
走南闯北怎么还没有学会喝酒
呀？”

X笑着回答：“我这个人就这
个素质，确实不行。”

饭 后 ，朋 友 B 请 X 唱 卡 拉
OK，X直接头：“我这个人缺少音
乐细胞，我欣赏你们唱吧。”

“那这样吧”，朋友 C 拍拍巴
掌，“还是请两个服务员跟X跳跳
舞，放松放松吧。”

“别！别！”X 急忙制止 C 说
道，“我这个人缺少艺术修养，不
会跳。”

我们都感到奇怪，X 在深圳
这么一个大的开放城市里这么多
年，怎么一样都不会呢，这个人是

太古板呢，还是太无能？
第二天，朋友 D 邀 X 去打麻

将。
X说：“我不会。”
D拉着X说：“不会学嘛。”
X说：“我这个人啦，蛮蠢，学

不会，也没兴趣学。”
D 对 X 说：“我说你呀，到底

怎么哪？”
第三天，我又赶到X家，约他

去郊区钓鱼。
X 说：“我没有耐性，坐不

住。”

我十分扫兴，X 到现在还显
得那么不时尚，那么不合群，太让
人失望了。

今年夏天，我到深圳去旅游，
特地找到X打工的那家公司。这
时我才知道这家公司其实是一家
很大的科研机构。更让我意外的
是，X 竟是这家大公司里面一个
科研室主任。X是深圳市有特殊
贡献的科技人员。这家大公司的
老总以十分赞赏的口吻告诉我，X
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科研人
员。

在为 X 高兴之余，我真是羞
愧难言。

从深圳回来，每当朋友们吃
喝之余，扯到X，仍然说X是个啥
也不会的无能朋友，人活一世啥
兴趣也没有，多没意思。我听后
一直沉默着，一言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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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位耶鲁大学的朋友说：“美国的
中学生在中学阶段各项考试都不如中国
的学生，但是美国学生上了大学以后，他
们的学习能力却比中国学生普遍要强。”
他的话引起我的思考：到底是什么原因使
中美两国教育存在如此大的差异呢？

对于中国学生来说，高考是至关重要
的，但我的美国老师和同学却很不理解这
一点。他们认为知识本身要比成绩更重
要，他们更愿意享受学习的过程。在美
国，学生的每一次作业和测验的成绩都被
记录在电脑中，这些平时成绩在一定程度
上决定了学生将要进入什么样的大学学
习——重要性不言而喻。美国高中的测
验要比我们想象的频繁得多。这样的教
育体制就要求学生要认真地对待每一次
作业和考试，我从没有见过美国同学为了
第二天的考试而突击学习，因为他们将新
学的知识都及时地消化与巩固了。

中国学生接纳课本知识的能力要比

美 国 学 生 强 很
多，但是中国学
生的创造力和应
用所学知识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
就不如美国学生

了。举个例子来说，在中国，历史是一门
相对简单的学科，因为你只需记住重要的
历史事件并对它们有一定的理解就能在
考试中拿到很不错的分数。但在美国，对
于历史的分析要比记忆更重要，老师不会
在讲解历史事件本身上花费太多的时间，
而更看重的是那些历史事件对当今社会
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和带给我们的启示。

很多美国人都认为生活阅历比课本
知识更加重要。美国学生的课外生活极
其丰富。他们放学后，参加体育训练，排
演大型音乐剧，代表学校参加辩论比赛，模拟
州议会演讲，到社区做义工，在国际性的大公
司实习，有些学生甚至还在网上创办自己的公
司……可以说没有什么是他们不感兴趣
的。我想，只有那些热爱生活并对未知世
界充满好奇的人才能做到这些。通过丰
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使学生学到了很多课
本上学不到的东西，比如对社会的责任
感、团队精神、领导能力、沟通能力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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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交流生之行我的交流生之行我的交流生之行
林梦迪


